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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在大学读书时，我很喜欢
1987 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沉马》
诗集，作者胡世宗也因《沉马》这首诗
轰动诗坛。当时，刘白羽先生在《人民
日报》上发表评论说：“《沉马》以一种
深沉的、悲壮的豪情，拨动了我的心
弦，使我感到一种极庄严、极崇高的
美。”后来，不少学生选用这首诗作为
比赛或话剧演员考试的朗诵作品，其
中最有名的是瞿弦和先生在央视朗诵
的 MV 作品。

没想到，时隔二十年，隐约听到隔
壁阳台上一位中学生的朗诵声，仔细
一听，就是那首《沉马》：“一匹马／一
匹将沉的马／将没顶于泥沼的马／在
挣扎／在徒劳地挣扎／加速死亡的挣
扎啊……”犹如划过天际的闪电，这首
诗再一次击中了我，那么多年遗忘的
诗句唤起了尘封的记忆，我也跟着吟
诵起来。

《沉马》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
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长征画面，它
以一种深沉的、悲壮的豪情，拨动了我
的心弦，使我感到一种极庄严、崇高的
美，它就像一面英雄的战旗飘扬其上，
焕发了我们今天以致未来、那永不衰
竭的精神源泉。

2006 年 7 月，诗人胡世宗在接受
央视记者采访时说：“《沉马》的写作背
景是极为真实的，是有名有姓的老红
军讲述出来的，只不过它震撼我之后，
我把它用诗的形式表述出来。”资料显
示，这位“有名有姓”的老红军竟然就
是我家乡的江文生。可是我在家乡长
时间工作，包括土生土长的许多家乡
人也从来未听说过他就是《沉马》背后
的讲述人。如果不是作者谈创作时提
起，他说的江文生是谁在何地还真是
个谜。不过谜底揭开后，老红军早已离
开了人世。后来，当地政府深入挖掘

《沉马》等具有县域渊源的文化资源，
讲好新晃故事，将其转化为坚定文化
自信的宝贵资源。

胡世宗是著名的军旅作家，1986
年诗人在重走长征路的历程中，于 3
月 26 日到达贺龙、萧克等同志曾经路
过的湖南最西部的新晃县，当时县人
武部的同志接待了他。

新晃是块红色热土，大革命时期，
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了这里，近千名
热血青年参加了北伐征战。其后，许多
青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创建
保卫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有的
牺牲在疆场，有的流落异乡，能见证新
中国诞生的只有开国将军曹玉清和张
瑞林、杨秉荣、江文生三位老红军。只
有江文生因伤病离休回家乡疗养，作
家采访时江文生已 81岁高龄。

关于老红军江文生的革命经历，
之前县文史馆仅有一份根据口述整理
的材料，载于 1985 年 《新晃文史资
料》 第二期。这本老得发黄的小册子
如果还有人收藏，应该是凤毛麟角
了。我在文史馆里几经周折翻到了一
本，仔细翻看了题为 《老红军江文生
的传奇经历》 的资料。文章采用口述
叙事方式，“流水账”式记录了他五
十六个春秋的人生经历，其中讲到千
山万水长征路这段往事时，并没有提
到诗人笔下的长征展现出震撼心灵的
历史细节。我心生疑窦，是何原因？
两种可能：一是老红军江文生也许口
述时说了，但没有被记录下来；二是
也许没有说，可能是因为沉马之事的
悲壮而心痛不能言。第二年，胡世宗
千里迢迢采访江文生时，意外地挖掘
出这个故事。后来胡世宗回忆，他听
完故事之后彻夜难眠，脑海里蹦出一
个词：“沉马，沉马！”

作家到底是作家，他的眼光和视
角不同，正如司法办案人员，同样是
询问当事人，层次水平不同的人得到
的结果截然不同。我不得不佩服胡老
师，用他那敏感、深邃的诗性笔触，
记录长征故事，打捞沉淀于岁月深处
的精神宝藏，在审美创造中，传承红
军精神。

江文生参加革命队伍，其人生经
历与当时千千万万的革命军人一样，
没有显赫的英雄事迹，就像如今和平
年代的许多人一样，在平凡的岗位上
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江文生，1905 年 5
月出生于贫寒农民家庭，2 岁多时父
亲病故，6 岁时母亲被族人哄骗胁迫
卖为人妻，终日悲痛，忧愤成疾，活活
气死。江文生苦难的童年、少年饱受人
间辛酸疾苦。1931 年 6 月，他被湘西军
阀抓去当壮丁。1932 年 10 月，参加红
军，翌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苦
大仇深，对党忠诚，英勇顽强，在苏
区反“围剿”作战中迅速成长为战斗
骨干。参加了湘鄂西、黔东、湘鄂川
黔红军根据地的创建作战和红二、六
军团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屡
立战功。1950 年 10 月，江文生因战
伤被组织安排转业到河北保定地方工
作。1960 年 10 月离休，转回新晃休养。
1992 年 2月病逝……

我没有见过离开我们三十多年的
老红军江文生，向村子里熟悉他的人
打听才知道，老红军个头不高，国字
脸，头戴一顶老式褪色的解放帽，蓝上
衣罩着黑棉袄，一双眼睛总是沉静地
望着远方。

采访那天，作家胡世宗是这样记

录的：“我要饭出身，十多岁开始要
饭。参加红军就当了班长，第二年就入
了党。长征时搞动员，政委说，我们要
离开这个地区，到新的地方。”他的目
光始终望着远方说：“十二团最能打
仗，大小战斗，死了人，要求不见血，挖
好坑埋了。我们连是前卫，69 人上前
线，伤亡 20 多人。我们把烈士埋在堑
壕脚下。到云南与龙云打了一天一夜，
两边没分胜负，都撤退了。进了云南就
更苦了，一天一晚走二百四十里路，
贺龙骑马都打瞌睡。我们坐木排过金
沙江。在松潘搞不到吃的，七八天没
吃饭，渺无人烟，像牛掉到烂田里，
人掉进水草地出不来。陷下去的，饿
死的，不少。在毛都，与四方面军会
合，贺龙、张国焘等都讲了话。贺龙
讲了几句讲不下去了，掉泪了，我们
牺牲的同志太多了。”

江文生老人的眼眶涌满了泪水，
他说：“有一匹马，掉在泥沼里，眼瞅着
一点点往下陷。有几个饿急眼的战士
要上去割马的肉。已经好几天没吃东
西，人都饿昏了，革命还没完，吃了马
肉就有力量走出去。可有更多的战士
上来阻拦，不让割……”

当天夜里，胡世宗激动得睡不着，
他在小本子上起草，把那幅景象凝固
在激情奔涌的笔下：

“几个饿得眼蓝的士兵／用刀子
在马身上割、挖／一块块鲜血淋漓的
马肉／一块块诱人的活马肉啊／篝火
在远处燃烧／像救命的神火／闪现于
天涯

另一些也是饥饿的士兵／冲上去
制止、拦阻／有的竟动手打了对方的
嘴巴／嘴里还不停地骂／‘娘的皮！／
没种的！／饿疯啦？’／一边骂一边抚
摸／那直立的、颤抖的马鬃／痛心的
泪水哗哗流下：／它跟我们走了那么
远／这马这马……”

那匹坚韧、善良并一直陪伴着红
军战士的马，陷入沼泽即将牺牲的它，

最后把自己奉献给活着前行的战士仍
然是一件很荣光的事，那是马的英魂。
割马肉和不让割的士兵，在诗人看来
同样都是在极其残酷条件下的长征英
雄，这就成立了两个答案。诗人的答案
仿佛解除了类似江文生红军的顾虑。
我想在当时的条件下，一边是生理上
的需求，一边是灵魂上的升华，士兵那
顽强的意志、伟大的情怀和崇高的精
神，更具有震撼灵魂、感天动地的力
量。在难以想象的艰苦历程和残酷磨
难中，我们红军的精神、民族的精神以
及真正的人的精神，得到了感人肺腑
的净化、升华和生动的艺术表现，这就
是长征精神。

前不久，一对文人夫妻开了一家
民宿诗词馆，坐落在江文生出生地的
村庄。一条小溪穿越他们的屋前，小
桥流水人家般的景致。往右眺望是一
条刚开发的森林公园的入口，连接着
村庄和纵横交错的村道。前来参观的
客人，可以就餐、钓鱼，可以听音
乐、听诗朗诵，当然自己也可以随着
配乐朗诵。其中，有个叫“沉马”诗
屋的包间，里面贴着本地油画师的几
幅画，有一幅是根据 《沉马》 诗中的
马画的：即将下沉的马画一下子把人
的思绪带回到那个艰苦卓绝的战争岁
月。凡是进到这里的人，仿佛置身于
当年的长征途中，音响里发出来的深
沉、富有情感的磁性男声，让每一个
造访者得到一次情感上的交流和精神
上的升华。

有一次初三毕业季，一位老师带
着十几位学生来到“沉马”诗屋。待学
生坐定后，老师拿起话筒声情并茂地
朗诵《沉马》诗句……之后，一位学生
接过老师的话筒开始朗诵，一个接着
一个，每个人朗诵一两句，十几个学生
的声音汇成一条河，形成一条路，那便
是长征路，未来的路。

（作者单位：湖南省新晃县人民检
察院）

一匹战马 一首诗歌
谭文波

美丽的长涂岛，是镶嵌在祖国海
岸线上一颗闪亮的明珠。军营是军人
心中的圣地和精神家园，让人无限思
念。四十年前，一群脸庞稚嫩、二十多
岁的青年，他们身披大红花，眼泪打湿
了衣衫……

时光的客轮又一次停靠在长涂岛
码头上，船上一群身着海魂衫，两鬓
染霜的老兵，四十年前他们曾在这里
服役。在朝霞的映照下，他们期盼的
心情异常兴奋，眺望着久违的军港，挥
舞着手臂，振臂高呼着：“长涂岛——
我——来——啦……”

他们是来寻找走过的足迹，他们
是来重温四十年前的梦想。

四十年了，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想
念你，梦见你。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
儿要对你说，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
要对你唱……

回想起那一夜，我在甲板上值班，
夜深人静思绪万千。

旧中国，有海无防，“有心杀贼，无
力回天”。甲午海战，丁汝昌宁死不
降，“唯有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与船
同沉的英雄气概；左宝贵抗击日寇，舍
生取义，血战疆场……先贤之举，英勇
悲壮，如同潮水不息。

新中国，“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
海军！”不管国家和个人命运如何跌
宕，从未改变的是中国人百年海军梦
想。八六海战，钢铁战士麦贤得脑部受
伤，脑浆流出，还顽强检查机器设备，
保障炮艇昂首破浪向前；电影《海鹰》，
海军鱼雷快艇劈波斩浪，成为银幕上
中国海军的代表形象。

回想起，来到长涂岛，我光荣地加
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党的阳光沐浴在
我身上，温暖在我心里，给了我方向，
给了我力量。从此，我和战友们努力
实现着“我的青春在海疆，我最好的时
光在军港”的无悔誓言。

回想起，那一件又一件动人心弦的
故事，那一张张英俊刚毅的面孔……面
对台风肆虐，泊船的水鼓左右翻滚、上
下跳动，一个身影出现了：“我是党员
让我上。”只见他纵身一跃，把舰艇牢

牢系在了水鼓上；在训练场上，不畏风
吹雨打，烈日炎炎，战友们任汗水打湿
衣衫……

回想起，那激动人心，蔚为壮观
的导弹快艇实弹发射场景。那一天，
一望无际的海面波光粼粼，湛蓝的天
空悬挂着朵朵白云随风飘逸。只见一
艘艘整洁、威武的导弹快艇驶出军
港，在海面航行，驶向预定靶场。它
的身后留下一条条银白色的浪花，像
一只只迎风展翅的天鹅在海面上翱
翔。

驾驶舱，艇长凝视着时钟，发出口
令 ：“ 十 分 钟 准 备 ”……“ 五 分 钟 准
备”……“最后一分钟”……随着最后
几秒钟的到来，“发射!”年轻的艇长沉
着果断地摁下了按钮，立即传来了巨
大轰鸣声，这声音像山呼，像海啸，像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震颤着导
弹快艇。导弹离艇而起，冉冉上升，喷
着辉煌的火焰，像火龙飞翔般奔向远
方！

前方传来了消息，“导弹发射成
功，命中目标”！我和战友们纷纷簇拥
在甲板上，欢呼着、跳跃着，朝着远去
的火龙望去，心潮像海浪一样翻滚，一
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

多少个日夜，无数战斗在长涂岛
上的海军官兵，为演习导弹发射，付出
了多么艰辛的努力！夜航训练、海上
救生、实弹演练、火炮射击……让艇上
每一个战位熟练程度达到理想极致，
让每一个部门技术水平做到炉火纯
青。千里眼雷达兵，荧光屏前快速识
别捕捉目标，海上岛礁记脑海，心中有
张活地图；快艇的心脏轮机兵，动力传
输不放松，机电供应有保障，看不见海
面和天空，只有噪音和闷热的空气；顺
风耳发报兵，快艇的中枢神经，“一字
一码事关千军万马”……他们在浩瀚
的大海上写下了激动人心、荡气回肠
的故事。

回想起，一个晴朗的中午，突然，
电闪雷鸣，乌云滚滚，龙卷风向着长涂
岛狂啸而来，顿时晴朗的天空宛如黑
夜。停靠在码头上的舰艇，被肆虐的

暴风雨吵醒，滔滔海水撞击着舰艇，拍
打着码头，发出雷鸣般声音，好像“惊
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舰艇随时都有
破损的危险。

风暴就是命令，正在军营午休的
战友们顷刻出动，冒着飓风奔向战艇。
通过狭窄的栈桥时，我和战友们手牵
着手、肩并着肩，有的战友刚刚上桥，
就被吹进了海边的浅滩；战友们置生
死于不顾，带着泥泞的身躯迅速爬起
来奔向舰艇；有的人来不及穿上救生
衣，随时都有被飓风吹进大海的危险。

目睹这气吞山河的场面，眼见这
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举，苍天为之动
容，暴风雨也望而却步。一场百年未
遇的龙卷风被战友们征服了，舰艇毫
发无损。

一缕清风，呼唤出遥远的记忆，最
初的美丽还是在这里。

长涂岛军营依山而建，房外观海，
窗前听涛。裁编后无人居住，看到旧
址我恻隐心动，有些苦涩，有些甜蜜。
虽然破旧，面目萧瑟，没有朱楼碧瓦，
没有袅袅炊烟。但它并不孤单，遥远
的水兵健儿不曾忘记它。

走进狭长的院落，由于多年没人
看护，院子已被荒草湮没。远远望去，
营房侧面爬满绿油油的常青藤，当微
风拂过，吹起那一片片细小的绿叶。
我抚摸着营房陈旧的墙壁，仿佛触摸
着那段远去的岁月……

每天太阳升起，第一缕阳光洒在
我的身上。起床号响起——早操晨练、
整理内务、出海训练、艇上保养……这
里培养了军队精神，在这里铸就了

“军人力量”。有了这种精神，风雨之
中不惧寒；有了这种力量，浪涛之上
无畏颠。

这里是梦想实现的地方。军营在
时光中变老，白墙渐暗，窗漆陈旧，陈
旧得就像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但屋
内仍激情舞动，青春飞扬。这里聚集
着一群又一群“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
丁”的战友。他们不负韶华，书香伴业
务，学习促训练，跨越了人生一个又一
个挑战。

那个年代，缺书少纸，笔墨匮
乏；没有老师——兵教兵，官教兵，
甚至字写得好的战友都是“宝贝”；
没有桌椅——以床为桌，席地而坐；
缺少图书资料——口口相传，人写手
抄；面对懵懂的文化知识——锲而不
舍，滴水穿石，像小学生一样，反复
背诵。他们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用
艰辛和困苦去积累。

一位战友复员时，背回家一百多
斤书籍，他把服役几年的津贴几乎全
部用于购买图书。他说：“我背回去的

是力量，也是我的人生。”回家后，他努
力学习，考进了政法机关，成为本行业
的业务专家和理论人才。他一如既往
地热爱读书，购买图书，他办公室里一
个个书柜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一位战友复员回乡后，仅用了半
年时间复习，就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
后留校任教。他演奏出了一首“跨界”
神曲。事后他动情地说：“是部队培养
了我顽强的毅力和不怕吃苦的精神，
是部队养成了我井然有序的生活习
惯。在海上那么大的风浪都能忍，那
么多的苦都能吃，复习考大学算不了
什么。”

是啊！亲历过大风大浪的人，还
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挫折
不能战胜呢？

这是真情永驻的地方——军营缺
水少电，生活设施简陋，简陋得略显

“寒酸”，但这里盛开着友谊的鲜花，这
里吹拂着“战友情，一生情”的春风。
中队没有理发室，更没有理发师，一位
战友承担了中队一百多号人的理发任
务。楼梯拐角，无论节假，随叫随到，
每年理发上千人次。

有人生活困难，扶危济贫，战友解
囊相助；有人身患疾病，千丝牵挂，战
友寻医问药。战友的深情厚爱感人至
深，难以言表，有人感叹：“你比我的亲
兄弟还要亲……”

时空没有切断战友思念。四十年
了，“线上线下”，通信电话；微信问候，
成为战友“打卡网红地”。四十年了，
一声您早，一句平安……四十年后阳
光依旧温暖。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
一分院）

军港之歌
蒋炳仁

从我懂事起就知道，山是我最熟
悉、最崇拜、最形影不离的伙伴。

我的家在山里，我是名副其实的
山娃子。从小我就在山路上摇来晃去
地跋涉，不知摔了多少次跤，跌破多少
次皮肉，但我依然对山无半点怨憎，它
有着无穷尽的力量，是神的造化和精
灵。

我和山是有缘的，这种缘就像依
附在我身上的血液，筋骨。久而久之，
这种缘便在我的身上扎下了根，萌生
出众多的纵横交错的藤。我对山的崇
拜几乎是达到了入魔的地步。举目远
眺，众多或卧，或立，或仰，或侧的山重
峦叠嶂，错落有致，一望无际，那种气
势磅礴的威慑力，足以让人感到它的
存在给这个世界增添了一种对人类、
对宇宙的抗衡，而这种抗衡是永恒的，
像一位巨人耸立于天地之间，支撑着
人类生存的空间。

泰山、华山、祁连山、六盘山、崆峒
山……一座座伟丈夫般的雄劲博大矗
立在面前，足以让我们惊心动魄，激动
不已。因为这时的山已不单纯是一座
山了，而是有了一种象征、一种力量，

它的存在不仅仅是站立着，而是似一
位历史老人，在诉说着远古宇宙的变
化和将来神秘的变迁。

我永远记得那一年。那是一个春
暖花开的季节，六盘山涂抹上了生命
的绿色，在冷风中瑟抖着，摇摆着，几
朵星星点点的小黄花是那样艳丽，无
畏地盛开着，给这高寒的旷野增添了
几分暖色。我步入山巅，透过一层云
雾，看到了“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亭”。

这是一个非凡的，足以让人灵魂
纯净、思想升华、力量倍增的地方。毛
泽东在这里挥笔写下了磅礴的诗句：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此时
此刻，只要到过六盘山的人无不为这
壮观、悲烈、雄浑、磅礴的山而激动不
已。而真正让人思痛的是长眠在六盘

山上的无名墓。这些墓有许多处，零
零星星的，散落在山的各个角落。它
们无碑无文，道不出长眠在这里先烈
的姓名、功绩。这是一种壮烈，是一种
不朽的功勋。

我试图找到一块墓碑，沿着山道
寻觅而去。一处僻静的阴湾，有人在
扫墓，他们是当地的百姓。这是一块
巨大的墓地，埋葬着一路北上的红军
战士。我看到一张一张纸在燃烧，在
风的吹拂下呼呼作响。我加入到他们
中间，蹲下来，默默地烧着纸。一股冷
风吹来，纸火愈旺了，而燃烧的纸片随
着冷风飘飘然然地飞上了天空。我的
心猛地揪了一下，感到疼痛。

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堂，讲解
员讲到一个12岁的小战士因枪伤得不

到 救 治 而 牺 牲 时 ，我 又 一 次 悲 痛 起
来。那么小的精灵，已经懂得了用自
己的生命追求自由与解放，那是怎样
的一种神圣啊……一个老者看了我一
眼，双手用力按了按坟上的土，长叹
一声：年轻人，你要知道啊，埋在这里
的都是无名的战士，这样的坟还有很
多……老者的声音沙哑了。我问：你
也是红军吗？良久的沉默后，老者颤
抖着从怀里掏出一本红色的小本子递
给我，是政府发给他的红军优待证。
我痴呆地凝视着这位饱经风霜，九死
一生的老人。我问：大爷，你就住在山
上吗？日子过得还好吗？老者说：好，
都好着呢。我残疾了，干不得什么，就
守墓，陪着他们说说话，絮叨絮叨，时
间长了就有了瘾……我沉浸在他的话

语中，直到他默默离去。我一动不动
地目送着这位老人，直到他从我的视
野中消失。

今年夏天，我和妻子、儿子随同父
母回到陕北老家。到家的第一件事就
是上山给祖父母及长辈们的坟烧纸。
我忽然又想起了六盘山上的红军墓，
想起那一年，那座山，那个老人，想起
那个春花绽放的季节。

中国有许多山，每座山上都有坟
茔，山总是大度地收留与呵护着逝者，
给一个安身的处所。山坟已成为山的
一部分，与山融为一体，有了山的高度
与雄伟。我们翻越了山，但又失去了
许多亲人，但是如果不翻越山，我们可
能丢失更多的亲人。总有一种精神如
山，屹立不倒。

以后，我又多次去过六盘山。每次
去总要看看红军墓，为这些墓烧些纸。
六盘山很高很大，红军墓很小很矮，但
红军墓葬在六盘山上，不正彰显了红军
墓的高大吗？六盘山不就是红军墓
吗？不就是他们不朽的碑文吗？……

（作者单位：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
人民检察院）

总有一种精神如山
张旭升

高举着火焰 涉过一条条河流
怀抱着阳光 穿过一场场风暴
背负着山脉一样的誓言
远眺充满希望的未来
勇敢地踏进战争
去拯救和平

黑夜 分娩一轮灿烂的旭日
走过的道路 铺满辉煌
流淌为血脉
红色 深入骨髓
被铭记 被歌颂
基因 一代代赓续

此去 征程万里
闪光的足迹 蜿蜒曲折
波澜壮阔的画卷
展开一幅红色印象

湘江 拦住负重的时光
那么多人 留在生命的另一岸
一枚血色的太阳
仿佛一个朦胧不清的梦幻

千万匹奔驰的战马
在乌江边 突然勒住缰绳
长鬃随风扬起 立起整个身躯
如同掀起的狂澜 瞬间凝固
群山静默 对峙
凝望 谛听
竹筏满载雪花 夜色
深入河流湍急的内心
一次突破 有时候意味着
永远的征服
再次飞渡
天险 已从红军的词典里溃逃

枪膛里的来复线
隐藏好所有秘密
落点 金沙江畔
皎平渡口 七只木船
是能找到的七只鞋子
大大小小 不太合脚
但能踩平水上的波浪
七天七夜

索玛花开 彝海如镜
誓言 铿锵而又温暖
饮下这碗明净的湖水
心底更加清澈
血脉里的河流 汇合在一起
崇拜火的民族 掏出全部的热情
红星闪烁 见证真诚的友谊
也照亮一段佳话

一场战争的胜利
有时 就是时间的胜利
泸定桥 被剥去皮肉
连接着生死命运
只剩下十三根筋骨
二十二名勇士 匍匐着
穿过密集的枪声
大刀 劈开火焰
目光 抵达对岸
一座桥 向历史的记忆抛出
一弯彩虹

疏星数点 月色如霜
寒意彻骨
唯有露营的篝火
眼神 透出最顽强的暖意
蹚过无尽的草原
又一次完成与死神的对话
穿越地狱 重回人间

脚步 一寸一寸丈量山河
方向决定命运
北方的星辰 越来越明亮
与头顶的红星 交相辉映

腊子口 劈开大山
一道伤痕 狭长而幽深
把生命再次交给陡峭
双臂展开翅膀
在崇山峻岭间旋转
如同穿过布满黑暗的枪膛
获得飞翔的力量
留下滚烫的悬崖峭壁 慢慢冷却
从此 历史的心情柳暗花明

（作者单位：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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